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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北京 10 0 01 0)
摘 要 文章讨论了延安 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
想 。 作者认为 , 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 即 : 强
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 。 其原因在于 : 在这两个时期共产
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 , 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
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 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作者还指 出 : 延安时期就 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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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领导地位 ,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
国 5。年来的科技发展 , 这是不言而喻的 。 董光璧先生曾以 “科学目标的功利偏向” 、 “科
学活动的合作精神 ” 、 “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 ” 来概括其科技思想 , 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
的 “科技意识 ” ( 〔1〕, 1 04 一 1 20 页 ) 。 其功利主义的 “偏 向” 在于中国共产党直言不讳
地宣称 , 发展科学事业 , 为经济建设服务 , 为国防建设服务 , 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 严
格说来 , 这一 目标并非 “科学 目标 ” , 而是发展科学的目标 , 并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
思想的出发点 。董光璧将其追溯到延安时期共产党的科技思想[l] , 本文则更具体地讨论延
安 时期这一科技思想成熟的背景 , 以及它在建 国初期又是如何完善并指 导科技发展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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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9 年 , 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 , 使边 区的财政和人民生
活发生了困难 。 1 9 3 9 年 5 月 ,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
学研究院的 目的很明确 , 就是希望将科技力量也利用起来战胜困难 , 促使 “延安自然科
学专门家和有科学基础的大学或专校毕业生 , 共同研究 , 去改善和计划当前迫切需要的
一切工业建设 。 ”阁 1 9 3 9 年底 , 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富春主持召开 自然科学讨论会 , 出
席会议的有 1 0 多名各方面的专家 , 讨论了边 区建设 、 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 由
于科技人员不足 , 会议建议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 , 侧重培养边 区急需的科
学技术人才 , 并建议成立陕甘宁边区 自然科学研究会 , 以此团结边区各部门 、 各行业的
科学技术人员为边区建设服务 ( [3」, 4 01 页 ) 。
1 9 4 0 年到 1 9 4 2 年 , 国民党停发八路军薪晌 , 封锁边区 , 边区要靠自给自足来解决军
政开支 , 支援前线和积累建设资金 。 陕甘宁地 区地广人稀 , 贫穷落后 , 以当地的人力和
物力 , 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是 十分困难的 , 几乎是不可能的 。 早在 1 9 3 9 年 2 月 , 共产党
中央就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 , 毛泽东 、 洛甫 、 陈云 、 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七百
多人出席了大会 。 在这次大会上 , 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 , 他在讲明了当时所遇到的巨大
困难之后指出 : 饿死呢 ? 解散呢 ? 还是自己动手呢 ? 还是自己动手吧 ! 为此 , 共产党中
央和边区政府发出号召 , 开展经济自给的大生产运动 。 仅在短短的几年里 , 从无到有建
立起轻重工业 , 改造了低产 、 多灾的农业 、 林业 、 畜牧业 , 创办了高等 、 中等教育 , 开
展了破除迷信 、 讲究卫生 、 反对落后愚昧的轰轰烈烈的科学普及运动 。 以工业为例 , 据
1 9 3 8 年的统计 , 当时边区各厂的职工总数仅 27 。人 。 1 9 3 9 年 4 月陕甘宁边 区政府公布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 规定 “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工业” , 之后 , 边
区建立了一批工厂 。 1 9 4 2 年 1 月公布的 《陕甘宁边 区施政纲领》进一步提出 “发展工业
生产和商品流通 , 奖励私人企业 , 保护私有财产⋯ ⋯ 。 同时发展人民合作事业 , 扶助手
工业发展 ” , 边区的工业 、 手工业 、 合作事业因此得到蓬勃 的发展 。 仅以边 区政府系统的
职工人数统计看 , 1 9 4 2 年 已增加到 4 0 0 0 人 , 比原先的 2 7 0 人增长了 1 5 倍 ( 仁3 ] , 1 7 6一
1 7 8 页 ) 。





共产党从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伊始 , 就明确了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 : 以解决边 区
生产和 国防的实际应用为主要 目的 。 成立 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 关于这一
点 , 毛泽东在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有体现 : “今天开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
立大会 , 我是很赞成的 , 因为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 , 它能解决衣 、 食 、 住 、 行等生活
问题 ,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 , 每一个人都要研究 自然科学 。 ⋯⋯人们为着要在社会
上得到 自由 , 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 , 改造社会 , 进行社会革命 。 人们为着要在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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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里得到 自由 , 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 , 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 从 自然里得到 自
由 。 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 , 去改造 自然界 ” ( [4 ] , 3 87 页 ) 。
延安 自然科学院第二任院长徐特立同志在 《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文中 , 详
细地阐述了在延安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任务 : “首先要提出的就是研究的任务问题 , 就总的
方面来说 , 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 。 无论是一般的研究 , 专门的研究 , 理论的
研究和技术的研究 , 其总的任务只一个 : 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 。 我
们不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 , 不是企图在科学上争取地位造成特殊的科学家 , 因为目前还
是处在全面战争的时期 , 还是技术落后于敌人的时期 , 还是处在后方区域狭小和经济落
后的地区 。 财力 、 人力和一切经济力量还十分赶不上抗战建国的需要 。 我们的国力和敌
人的对比 , 敌人是技术超过精神 , 我们是精神超过技术 。 我们的军事技术较七七事变开
始时虽已大大的提高 , 而生产运动虽已大大的注意 , 但达到应有的 自给程度还差很远 。 因
此我们对于 自然科学的研究 , 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 , 总的任务是为
着生产 , 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 。 ”川
如果我们联想到在延安 自然科学院曾于 1 9 4。年底召开全体大会 , 讨论解决棉衣问
题 , 并决定除依照规定 “有棉衣者不领棉衣” 、 “有钱者自制棉衣 ” , 并发起互助运动 , 有
钱或棉衣多的 , 自愿捐助 , 女同志则自愿帮助男同志缝补旧棉衣 , 当时边 区生活的困苦
可见一斑 。 的确 , 在这种形势下 , 就不难理解延安时期的发展科技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运
用科技来服务于生产 , 以保证军事和经济建设的急需 , 而 “不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 , 不
是企图在科学上争取地位造成的特殊科学家”川 。 因此 , 作为第一任延安 自然科学院院长
的李富春同志在 1 9 4 3 年给自然科学研究会提 出的一些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就非
常实际 : “如梢山的柳根水 , 人吃了成 ‘拐子 ’ , 以致有许多土地不能去耕种 ; 如南泥湾
气候冷湿 , 不能牧羊 , 羊要生癫 ; 如每年牛瘟羊瘟死了很多牛羊 , 而无更有效办法对付 ;
⋯⋯ 。 诸如此类的事 , 信手写来不知有多少 ! 但另一方面 , 自然科学会未闻研究讨论这
些问题 , 自然科学院也未闻研究讨论这些问题 , 科学副刊也很少解说这些问题 , 却以很
大的篇幅去解说宇宙 、 地球 ,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 ( [4 ] , 4 07 页 )
美国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专家萨特米尔 (R . P . S ut t m ei e r ) 指出 : “为 ‘科学而科学’ 的
思想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简直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主题 。 相反 , 无论科学还是
技术都必须为实现国家目标 , 为增加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服务 , 到本世纪 20 年代之后 ,
它们还必须为打倒儒家思想 , 创立现代科学文化服务 。 ”川他的这一观点 , 不仅在解放后 的
中国科技政策中得到印证 , 其实从上文中也不难看出延安时期的科技思想也不例外 。 甚
至可以说 , 也许因为形势所迫 , 延安时期这种科技的功利主义倾向更是被毫不掩饰地表




抗 日战争时期 , 陕甘宁边区大约不足 40 。名科学技术人员 ,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旧中
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或尚未毕业的学生 , 只有少数人资历较深 , 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 。但
正是他们 , 在共产党倡导的科技思想指导下 , 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 , 解决了当时抗战和
边区建设的急需 。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 , 边区缺少军火 , 自然科学院化工系的师生 , 就在简陋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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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里开办工厂 , 自制硫酸 、 硝酸 , 研制出黄色炸药 , 供应八路军的急需 。
机械工程系的师生和实习工厂 , 精心制造了医院缺少的镊子等医疗器械和造纸厂用
的容量达万斤的大蒸煮锅 , 还制造了纺织机械配件 、 轧花机上的滚子 、 日常生活用品和
数以万计的棉军装铜扣等 。
经过 1 9 4 2 年的大生产运动 , 工业有了一定基础之后 , 中共中央提出 “半自给” 的口
号 。 到 了 1 9 4 4 年 , 经过艰苦的创业 , 工业基础初步建立起来了 , 又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 ,
中共中央又提出 “争取工业品全部 自给” 的任务 。 边 区生产的肥皂 、 火柴 、 香烟 、 牙刷 、
牙粉等都能 自给或半自给 。
在边区植棉 , 几乎是从无到有 。 生物系的学生深人农村 , 找出了在边区种植棉花的
合理办法 , 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 , 棉田扩大到 30 多万亩 , 产棉花 3 0 万斤 , 已满足边区
需要的三分之二 , 对发展边区棉花生产 、 解决当时缺棉少布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
边 区农民生活困苦 , 原有的蔬菜瓜果种类很少 , 边 区政府和光华农场先后从国内其
他地区引进西红柿 、 葱头 、 球茎甘兰 、 菜豆 、 油菜 、 雪里红 、 冬瓜 、 苦瓜 、 甜玉米 、 甘
露、 西瓜 , 国光 、 红玉 、 黄元帅等品种的苹果 , 以及葡萄和梨等 , 进行了试种和推广 。 这
些蔬菜水果的引进及推广成功 , 大大丰富了边 区人民食品的种类 , 取得了经济效益 , 改
善了人民生活 。
上述种种成果 , 在技术上多不是先进的 , 但在当时边区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 , 能









在 1 9 4 4 年 5 月 24 日的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 , 朱德号召大家把学与用联系起来 , 要
自己动手 , 要参加生产工作 , 在生产中学习 , 学工科的与工厂结合 , 学农科的与农场结
合 。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 : 中国过去教育多系抄袭外国 , 脱离实际 、 脱离民众 。 延
大今 后 的方针 是做什么 , 学什么 。 适合我们需要 的东 西就学 , 不 适 用 的就 不 学
( 仁3 ] , 3 8 4 页 ) 。
边区的科技人员过去所学的科学技术知识 , 一般难以原封不动地应用到边区落后的
经济生活中去 , 必须因地制宜 , 因时制宜 , 结合实际 ,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 不然就会感
到 “英雄无用武之地 ” , 就会在困难面前低头 , 丧失信心 。 当时边 区的科技人员有一部分
人开始不安心工作 , 不愿做经济技术工作 , 原因就在这里 。 但是当他们一旦深人到实际
中去 , 就深深感到人民群众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 , 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 , 都可以使






2 团结 、 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
当时在延安边区的科技人员 , 绝大多数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冲破反动派的封锁到延安
来的 , 他们怀着抗 日救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激情 , 投笔从戎 。 到边区后 , 他们又响
应共产党的号召 , 重操旧业 , 为发展边区经济 , 重新翻开书本 、 拿起计算尺 , 在一张白
纸上建立起边 区的 自给工业 。
一般地说 , 举凡当时边区科技人员提出的意见或建议 , 无不受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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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 , 当然在边区的条件下 , 科技人员建议的意见和深度 , 以及被采纳和实施的可能
都受到一定限制 , 但是相信科学技术可以提高生产 、 改进生产 , 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 。 之
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 首先是共产党的党政领导具有尊重知识 、 尊重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识 ,
其次是科技人员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知识 , 应用到当时的实际工作中去 , 理论联系实际 ,
十分注意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开展工作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在陕甘宁边区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 共产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于在边 区工作
的科学技术 、 文化艺术 、 医药卫生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给予了适当的优待和照
顾 。 例如 : 1 9 4 1 年中央书记处批准 , 决定当年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 , 增加津贴
三分之一 ; 伙食则另办小厨房 , 增加菜金 5 元 ; 对文艺作家 , 另发 12 元的纸张费 。








既然 “ 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 , 去改造 自然界” (前引毛泽东语 ) , 按照这
一逻辑 , 科学家就应顺理成章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 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来指
导自己的科学实践 。 但是 , 实际情况是 , 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能否 自觉地完成这一思想
上的重要转变一直持怀疑态度 , 所 以认为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 使其接受党的
领导 , 彻底粉碎他们资产阶级的私心杂念 , 使其全心全意地为工农服务 , 自觉地运用他
们掌握的知识为生产活动服务 。 其实 , 这一条 , 无论是延安时期 , 还是建国初期都是贯
穿始终的 。
在延安时期 , 共产党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思想方法的改造 , 要求知识分子要理论联
系实际 , 克服教条主义 、 学用脱节的毛病 。 譬如 , 中共中央 1 9 4 1 年 12 月发布的 《关于
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规定政治课课时应 占 20 % , 专门课课时应占 80 % 。 在此之前 ,
政治课的课时更多 。 对知识分子来说 , 思想方法得以转变 , 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的学习和
当时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 , 另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实践经验 。
八路军总政治部于 1 9 4 2 年发布的 《关于对待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 体
现了中共关于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 。 《指示》中认为在军队中对待知识分子有三个方
面的内容 : “容 ” 、 “化” 、 “用” 。 “容” , 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 , 使他们成为优
秀的干部 ; “化” , 就是转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 使他们革命化 、 无产阶级
化 ; “用 ” , 就是正确分配他们的工作 , 使他们有相当的发展前途 。 教育现有的知识分子 ,
吸收新的知识分子加人军队 。 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 , 在思想上实行革命化 , 确立革命






边区仅有的几百名科技人员 , 由于工作关系 , 分布在各系统 、 各单位工作 , 有的在
政府机关 , 有的在工厂 、 学校 , 有的在农村 、 农场 , 有的在医院 , 还有的在部队 , 但是
解决一个技术问题 , 往往需要有关单位配合 , 需要各学科协作 。 当时在边区各机关的科
技人员几乎是不论隶属于什么系统 , 都能通力合作 , 共同为解决某一问题而努力奋斗 , 各
单位所有的设备仪器也都不分彼此地以完成任务为重 , 互相支援 , 这种大力协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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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风 , 是当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
从延安时代起 , 就非常强调建立对科学技术的统一领导 。 当时任延安 自然科学院教
务长 , 解放后任大连工学院院长的屈伯传在 1 9 4 1 年就写文章呼吁 “各部门各系统联系与
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 而且只有如此 , 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现有的人力与物力 , 才能有计划
地发展我们的事业 。 ’心〕他认为 , 应该建立科学技术的统一领导 , 负责 “ (一 ) 研究 、 计划 、
调整 、 指导 、 检查并监督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 。 (二) 推动并组织全面性的及较繁巨的
非个别部门所能举办的科学技术事业 。 (三 ) 促进中央 、 军委、 政府各系统及研究 、 教育 、
事业各部门间在科学技术上进一步的联系与合作 。 ”川面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计划和统一领
导 , 又必然而且只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 。
如果说延安时期已经有协力合作的科学实践 ,但这种大科学的规划思想才初露端倪 ,
那么 , 到了解放初期 , 由于有了社会主义这一计划经济体制 , 并有苏联通过规划使其科





建国初期 ,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许多严峻的考验 。 由于帝国
主义的长期侵略与掠夺 , 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 , 加上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三年内
战的破坏 , 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 , 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
子 。
1 9 4 9 年与解放前的最高年份相 比 , 农业总产值下降 20 写以上 , 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 。
1 9 4 9 年 ,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 , 农业总产值占 70 % , 工业总产值占 30 % , 而现代性工业产
值只占 17 % 川 。 旧中国的工业不但比重小 , 而且基础薄弱 , 门类残缺不全 , 技术落后 , 生
产水平低 , 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
与工业体系相似 , 刚解放时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基础也是很薄弱的 , 科技人员不多 ,
水平参差不齐 , 各学科发展也不平衡 。 新中国成立后 , 中国科学院为配合调整旧有研究
所和建立新研究所 , 以及为以后在计划和研究方面与院外专家联系作准备 , 1 9 4 9 年 12 月
和 1 9 50 年 3 月对国内及尚在国外的专家情况进行了两次调查 , 由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
物 、 地质 、 地理 、 天文等学科的二百多位专家投票推荐专家 。 两次投票的结果为 : 被推
荐的专家共 86 5 人 , 得票过半数者仅 1 60 人 , 尚在国外者 1 71 人阁 。 可以说 , 新中国成立
后 , 科研机构 、 科技人员的数量和水平远非延安 的情况可比 , 但从国内面临的百业待兴 、
各种资源短缺 、 国外敌对势力的重重封锁的情况来看 , 新中国面对的严峻形势并不亚于
受 国民党封锁的延安边区 。 如何在短期内解决人民的生计 , 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摆在共产
党面前的一大考验 。 于是 , 共产党基于形势的需要和延安时期积累的经验 , 提出了努力
发展科学的任务 。 《共同纲领》上的规定反映了建国初期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 : “努力发
展 自然科学 , 以服务于工业 、 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 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 , 普及科学知
识 。 ”
为了增强科技力量 , 人民政府积极招募知识分子回国效力 。 中国科学院为争取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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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 , 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 , 研究
所和国内科学家积极配合 , 许多旅外科学家排除艰难险阻 , 回国工作 。 到科学院工作后
即担任研究员的科学家 , 1 9 4 9 年底到 1 9 5。年有李四光 、 赵忠尧 、 葛庭隧 、 高怡生 、 曹日
昌等 , 1 9 51 年至 1 9 5 7 年陆续来院的有李薰 、 张沛霖 、 殷宏章 、 吴文俊 、 徐仁 、 钱学森 、
郭永怀 、 汪德昭 、 张文裕 、 张香桐 、 熊庆来 、 陆元九 、 林兰英 、 程茂兰等 。 据不完全统
计 , 从 1 9 5。年到 1 9 5 6 年 7 年间 , 回国到院属生物研究部门工作的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
家达 36 人 , 占当时生物学部门高级研究人员总数五分之一以上 。 又如 回国后从事原子核
科学研究的到近代物理所工作的科学家 , 1 9 5。年至 1 9 5 3 年有 13 人 , 1 9 5 5 年以后又有十
几位 。 海外学子的回归 , 加强了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力量 , 许多新兴学科得以建立 , 空白
薄弱领域得以填补或充实 。 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新组建了许多研究所 , 到 1 9 5 2 年已拥有
包括多学科的 31 个研究所 。 这些研究所在不长时间里得到迅速发展 , 成为国内各有关学
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或中心之一 , 为国家建设和推动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
在新中国发展科技的思想实践和政策制定方面 , 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 延安 自然科学院虽然创办的时间不长 , 但为抗战建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尤
其是培育了一批科技干部 。 进人 自然科学院学习的人 , 前后约有 50 。余人 。 这批当年的
青年学生 , 经过共产党的教育 、 学校学习以及后来的实际工作锻炼 , 建国后绝大多数都
成为业务专家和领导骨干 , 有些成为中央 、 省 、 市 、 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干部 , 有些成为
教授 、 工程师或研究员 , 他们都具有延安传统和作风 , 为抗战的胜利 、 全 国的解放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这批科技干部的成长 , 对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 。 在延安 自然科学院工作过并在解放后继续在科技 、 教育等领域任
重要职位的人有不少 , 例如 : 自然科学院的创始人李富春 , 解放后曾任重工业部部长 , 国
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 主任 , 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 还有曾任延安 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
立 , 建国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 主要从事教育研究 ; 陈康白 , 曾任延安 自然科学院
的副院长和院长 , 解放后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 、 东北人民政府文
化部副部长 、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 ; 于光远 ,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
驻会干事 , 建国后 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 并成为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 , 具
体负责实施党的科技政策 。 可以说 , 正是由于这批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既掌握了基
本的理论知识 , 又有到工厂农村实习的经验 , 才能在全国解放初期给大量从旧社会过来
的知识分子起带头和示范作用 。 所以说 , 这批科学技术干部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成为领导
和骨干并不是偶然的 , 延安时期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时所取得的经验会在他们建国后的工
作岗位上产生极大的影响 。 研究建国初期的科技思想 , 不难发现 , 建国初期的科技思想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延安时期的科技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完善 。
2. 2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与延安时期相比 , 建国后共产党面临着领导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事业的全新任务 。
新 中国的领导人对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寄以厚望 , 对科学家在其中
的作用 自然十分重视 , 如何领导他们 , 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服务 , 日益成为领导科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 可以说 , 从延安时期开始 , 共
产党就致力于探索对知识分子加强领导和利用的有效方法 , 在建国后的实践中 , 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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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对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 来寻找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的途径 。 关于这个
主题 , 有待进行更深人 、 系统的细致研究 , 本文仅涉及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发展科技的指
导思想相关联的部分内容 。
建国后 , 新中国领导人不仅号召科学工作者为国防和民生服务 , 同时号召学习苏联
科学界的经验 : 把理论和实践密切地配合起来 ; 利用集体的工作方法来研究 、 解决问题
(〔4 , 47 6 页 ] ) 。 事实上 , 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向科学工作者强调认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
要性 , 引导他们结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从他们在不同场合所强调的内
容看 , 他们不断告诫受西方文化教育成长的科学家要自觉地将其研究与新中国的建设需
要结合起来 。
作为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知识分子 , 他们绝大多数在旧中国深受帝国主义 、 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 怀有 “科学救国” 、 “科学报国” 的愿望 。 全国解放前后 , 大
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不愿跟 国民党反动派逃亡而留在大陆迎接解放 ; 有的在共产党
的帮助下 , 经过香港转辗到解放区 ; 还有大批以李四光 、 老舍为代表的著名知识分子 , 在
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下 , 克服重重阻挠 , 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 。
当然 , 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由于家庭和历史的原因 , 或受其他思想的影响 , 不能
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 、 教育 、 改造的政策 , 目的是要
帮助他们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和方针政策 , 一方面让他们参加抗美援朝 、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 在实
际斗争中接受教育 ; 还通过他们的业务实践 , 不断提高思想认识 。 1 9 5 1 年 9 月 , 北京大
学 12 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 , 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 , 以此为开端 , 首先在北京 、
天津各高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 9 月 29 日 , 周恩来向两市
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的报告 , 这个报告树立了一个严于解
剖自己的榜样 , 给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励 。 n 月 30 日 , 中共中央总结了京津高校教
师学习经验 , 发出 《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 要求在全国大
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推广 , 并且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 在
广大知识分子 自我教育和 自我改造有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 又组织开展 了忠诚老实交待清
楚个人历史的运动 , 进行组织清理 。 到 1 9 5 2 年秋 , 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 。 通过这一运
动 , 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 , 开始树立 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 民服
务的观点 。 但运动中有些问题的是非界限不清 , 做法粗糙 , 因而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




到了 1 9 5 2 年 , 工农业总产值 81 。亿元 , 比 1 9 4 9 年增长 7 , 5 % , 比建国前最高水平
的 1 9 3 6 年增长 20 % , 3 年中平均递增率为 2 1 . 1写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国家
财政收支平衡 , 金融物价稳定 , 标志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已获得根本好转 , 文教卫生事
业也得到相应发展 。 与此同时 , 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国营经济 、 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 、 个体经济 、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 ,
而国营经济发展得更快 , 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 1 9 5 2 年 , 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
的 比重 , 由 1 9 4 9 年 34 . 7 %上升为 56 % 。 所有这些变化表明 , 新中国已是一个比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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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了 , 并成为使中共中央认为需要和可能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总
路线的一个基本因素 。 强大的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 决定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 为向社会主义转变打下了物质基础 。
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 , 从 1 9 5 3 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1 个 5 年计划 (1 9 53 一
1 9 5 7 年 ) , 这标志着中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 为了配合国家建设计
划 , 科学研究工作也逐渐地纳人有计划地进行研究的轨道上 , 这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
改变 。 1 9 5 3 年 , 武衡在报刊上把苏联制定科学发展计划的经验介绍给中国的科学工作者 。
中国科学院从 1 9 5 3 年 10 月 14 日起到 n 月 7 日召开了各研究所的所长会议 。 这次会议
的主要 目的是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精神 , 讨论各研究所今后数年内的发展方向
和 1 9 5 4 年的重点工作 。
1 9 5 4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
告 ” 中进一步强调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 。 他指出 : “今后必须结合制订研究计划的工作 ,
具体地规定各所的研究方向和业务重点 , 来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 。 同时 , 科学院今
后应加强与产业部门的联系 , 促进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的创造性合作 , 这是解决理论联
系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 ”叫
1 9 5 5 年 10 月起 , 中国科学院决定开始进行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讨论与制订 , 并向
各学部 、 各研究单位发出 “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标 ” 。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 对制定科学计划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 “我们的长远计划是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讨论与制订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
计划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总的原则 , 就是从国家需要出发 。 ”仁‘。〕并且明确提出在制定中国科
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的过程中 “必须认真地研究苏联 、 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
在发展科学中所走过的道路 , 研究他们克服困难的办法 , 学习他们组织和规划工作的经
验 。 , ,〔1。]
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 , 使中国科学领导人开始关注科学本身的发展 。 早在 1 9 5 1 年 ,
郭沫若就呼吁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眼光要看得远一点 , 他在 《科学通报》上发表题为 《光
荣属于科学研究者》一文 , 文章指出 : “科学研究 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 , 但在这儿也
有种种不同的历程 。 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 , 研究成果立即可以见诸实用 ; 但有的
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 , 一时是看不出成效来的 。 ⋯⋯ 对于科学研究 , 无论内外行 , 怀着
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 。 眼光要看得远一点 , 算计要打得长一点 。 科学家自己要成
功一门研究 , 有时要经过许多迂迥曲折的道路 , 要把 自己的生命放进科学研究里去 。 国
家的科学行政也应该把 比较长远的算计放进科学研究里去 , ⋯⋯但无可讳言 , 对于科学
和科学研究 , 无论内外行 , 都还不够十分重视 。 眼光有时太短 , 而算计有时打得太紧城川 。
到了 1 9 5 4 年 , 中国的科学事业也进人 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科学事业 已成为人民事
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以服务于人民 、 服务于国家建设作为 自己的行动指针与发展方
向 ; 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 自己的指导思想 ; 以苏联先进科学作为 自己的
学习榜样 。 随着新中国建设的进程 , 一切似乎越来越正规了 , 这五年中中国科学事业获
得 了空前的发展 。 1 9 5 4 年 9 月 21 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组
织法 》, 其中不再把科学院列为政府部门 。 同年 1 月 10 日 , 国务院发 出 《关于设立 、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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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称 : 原政务院所属的中国科学院 , 不
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 , 但工作仍受国务院指导 , 有关工作与第二办公室联系 。
随着新中国建设的进程 , 科学研究的正规性 , 也表现在科学发展的规划思想上 。 科
学发展的规划思想 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 这时候 , 除一如既往地强调科学为国家建
设做贡献之外 , 第一次提到了科学本身的发展 。 “新中国的科学工作 已在广泛的基础上逐
渐与国家建设联系起来了 。 1 9 5 3 年及 1 9 5 4 年的科学研究题目中有 60 %是由政府各部和
生产部门提出来的 。 与上述工作任务进行的同时 , 还必须相应地发展 自然科学基本理论
问题的研究 , 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能成为不断支援 国家建设与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力保
证 。 在物理学 、 数学 、 化学 、 生物学 、 地质学等方面都应加强研究 , 逐步充实薄弱环节 ,
并认真研究在国家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科学问题 。 ”仁’2口
这一变化在 “中国科学院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 ” 中也有
所体现 : “首先应发展与国家工业建设 , 特别与重工业建设密切有关的科学 , 围绕工业基
地的建立 , 资源的开发利用 , 工农业生产的提高等方面的重大的问题进行工作 。 其他科
学也必须相应地发展 ; 必须注意综合性科学问题的研究和边缘科学的发展 。 对于各门科
学的基本理论部门要争取在 巧 年内逐步建立起来 。 ”仁1 3〕
3 结论
建国初期的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与延安时期的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可以说是一脉相
承的 , 即强调科技为现实服务 。
这种承袭性从表面上看有两个原因 : 其一 , 共产党对延安时期科学给解放区的建设
和生活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记忆犹新 , 作为经验 , 自然会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历史
条件下 , 继续强调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这一基本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 ; 其二 , 那些在延
安 自然科学院担任管理职务的领导人在解放初期仍然身居要职 , 有利于延安时期的科技
发展指导思想的继续贯彻 , 同时 自然科学院培养的大批学员在解放初期也活跃在各个建
设岗位特别是科研领导岗位 , 同样也会对科技思想的承袭和贯彻起到积极的作用 。 建国
初期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影响更深远 , 所涉及 的面更宽泛 , 而且从实
施的程序上讲 , 也更有组织性和计划性 。 国家建设对科技的依赖也更加明显 , 科技发展
对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推动力更大 。 从延安时期就 已萌发了对科技工作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的思想 , 到 了建国初期又吸收 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 , 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变成了仅
次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规划活动 。 同时 , 随着经济状况的恢复和好转 , 终于
出现了关注科技本身的发展的新迹象 。
但如果我们对共产党的科技思想基础进行深人分析就会发现 , 无论是延安时期的科
技思想 , 还是建国初期的科技思想 , 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 : 即 ,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 , 并由此衍生出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的观点 , 正如毛泽东所说 ,
“ 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 , 去改造 自然界” 。 理论只有运用于生产实践才能检验
其正确性 , 才能得到提高 ; 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 而知识分子只有经过改造变成人民
群众的一分子 , 才能更好地进行生产实践 。 从这里 , 我们不但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要强
杨丽凡 :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 : 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
调科学为生产服务的 “功利主义” 倾向 , 同时也明白了共产党为何一直致力于对知识分
子的改造 。 谈到科学规划 ,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 强调共产主义思想 , 提倡
集体主义精神 , 反对个人主义 , 在这种氛围下 , 科学研究不再是一种个人活动 , 而是集
体实践的一种 。 任何企图远离社会 , 关起门来进行孤立的研究 , 都将脱离人民群众的生
产实践 , 因此是遭到反对的 。 集体的 、 合作的科学研究应服务于计划经济 , 相应地 , 制
定能为实现国家建设计划服务的科学规划不但是必须的而且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
当然 , 为什么产生上述的延安和建国初期的科技思想 , 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逻辑上
讲是顺理成章 , 易于理解的 。 但在实践中 , 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 , 从长远讲 , 对
于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 谈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 政策的 目的和力度不仅要
确当 , 而且依赖于政策执行者的贯彻方式 , 政策思想实际上是要通过具体执行过程来体
现的 。 从效果上看 , 对知识分子 “教育 、 改造 ” 有余 , 重视 、 团结不够 , 不少知识分子
在 “抢救运动” 中遭受严重打击 , 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 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
带来很大的伤害 , 对整个国家的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
致 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王扬宗 、 胡维佳 、 刘益 东等先生的很多指导和帮
助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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